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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跳香的美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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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跳香节最初是湖南沅陵“哇乡人”祭祀祖先盘古的一种原始仪式，后来演化成乡民庆贺当年五谷丰收，祈祷来年风
调雨顺等盛大的民俗活动。跳香是一种集戏剧、音乐、舞蹈、宗教于一体的人文综合性艺术现象，它的终极目的是在人文精

神的追求上，有着丰富的美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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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沅陵县境内居住着２０多万“哇乡人”，尊
崇盘瓠为先祖，有自己的语言———哇乡。沅陵溪洲

铜柱铭文记载：“盖闻……接境，盘瓠遗风，因六

子而分居，入五溪而聚族。”《荆州记》说：“沅陵县

有上就、武阳二乡，唯此是盘瓠狗种也。二乡在武

溪之北。”武溪之北，就是泸溪县之北，即今哇乡人

的住地。

盘瓠与辛女入五溪，在二酉山脉的丁牛山结草

为庐，生儿育女，耕养生息。关于盘瓠，在历史文献

中有很多记载，实际上他应该是先人所崇拜的图

腾。这就与傩文化有关，也属于傩崇拜的范畴，而

且还带有巫文化的遗留，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从巫

到傩的过渡。既然是图腾崇拜，那么就是一种远古

的意识形态了。哇乡人的这种意识形态在“跳香

节”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譬如在跳香时，神案上所

祭祀的主神是傩公傩母；而在请神中，所邀请的神

癨有一百多位，诸如平等大王、公安大神、雷公电

母、神农皇帝等等；还有众多女神，几乎占了一半。

这些都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东西，尤其是跳香节，

可以说是哇乡人所具有的唯一性文化遗产。跳香

节最初是祭祀祖先盘古的一种原始仪式，后来演化

成乡民庆贺当年五谷丰收，祈祷来年风调雨顺等一

种盛大的民俗活动。

从农历九月二十九之后，狂欢整整一月有余。

跳香由“闹沙”主持，举族相庆，祭祀天王大帝与五

谷之神。“闹沙”汉语意为巫师，是“天传天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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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地教，不传自教”，法器为水牛角、司刀、?旗。跳

香地点在“太”中进行，亦可在坪场旷野里进行。

“太”，汉语意为大庙，构造十分奇特，是盘瓠升天的

地方；如果在坪场里跳的话，那里必须至少有一棵

大树，这是祖先传下来的规矩。

跳香节的全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共有八场法

事，由请神到安神，再到娱神，最后是送神。其中有

盘瓠升天、花柱槌牛、金童玉女、撒香粑粑、喝香米

酒、吃香豆腐等情节，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其过

程起伏跌宕，色彩纷呈，既有高潮凸起，又有波澜不

惊；既有奇光异彩，又有欢声笑语，集巫傩、表演、音

乐、舞蹈、艺术于一体，充分表现出苗巫文化所包蕴

的特定的美学意义。娱神是跳香节的高潮，以闹沙

为中心，男女老少都参加跳，项目众多，有吹鼓手用

唢呐演奏高亢激越苍凉的音乐，用锣鼓打出激动人

心的“闹台”，有豪放粗犷的山歌号子，有天真质朴

的哇乡舞蹈，其表演带有民间神话色彩，既古老又

神秘，反映出一种天真、朴拙的特质，整个场面极为

热烈，气韵生动，节奏感强，极富感染力，模糊了人

与自然的界限，达到了“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

　　一　审美价值

这里提到的审美价值，是指沅陵“哇乡人”跳香

节所包蕴的东方特质的审美品格与美学意义。

（一）审美的精神性

跳香是一种集戏剧、音乐、舞蹈、宗教于一体的

综合性艺术现象，有人文精神的追求。无论跳香的

参与者还是旁观者，都会有一定的趋同感受。

沅陵跳香第一场法事“铺坛请神”，中心是由

１５张大方桌垒成金字塔形的祭台。祭台两面悬挂
着骑龙、骑虎、骑风、骑鹤等３６张神像。最顶端站
着一只极度夸张的由五谷做成的大黄狗，在蜡烛摇

曳、香烟缭绕之中仿佛要腾空而去。以祭台为中

心，四周均匀地排放着３６个稻草把子，用青布扎紧
顶端，撒成一个墩墩实实的圆锥状样子，竖立着，围

成一个圆圈。

“闹沙”身披红黑相间的道袍，从一张方桌底下

钻出来，首先吹响牛角，呜呜牛角声悠长而遥远，然

后手执司刀?旗，脚踏檀板铜铃，开坛请神。“嗨

哟，……赛十月明香大会，弟子三宝拜请上宫 ３３
天，昊天金阙玉皇大帝。东极清虚少微大帝，南极

天皇长生大帝，西极杜令度命大帝，北极星主紫薇

大帝，中央雷祖伏魔大帝。拜请神农皇帝五谷之

神，龙虎十二斩邪真君，左街飞天赤马大娘，右街飞

地白马二娘，金童玉女，四圣八宝……我左手托天，

右手托地，双手恭迎平等大王。眼前闪出大道，天

空拽住云头，路中拽转马脑，江中艄公拢岸，吆喝一

声，万神降临！”此时，锣鼓唢呐齐鸣，爆竹喧天，从

稻草把子里钻出３６神君，他们光身赤脚，跟着“闹
沙”手舞足蹈，围着祭坛旋转。随后，金童玉女从祭

台顶端飘落而下，众人狂欢，万人喝彩，整个场面极

为热烈，人们情绪十分疯狂，感受到先民们那种天

真直率和朴拙，体悟到早期人类的混沌与野性。

请神的目的在于祈求神灵庇佑与赐福。跳香

活动中，凡参与者都能受到神灵的庇佑，未能参与

者自然无缘分享神灵的庇佑与降福。这是习俗，更

是一种风尚，所以，铺坛请神时的凝重与神圣，达到

了一种无可比拟的程度。它以十分热烈的方式酝

酿出精神气氛，传达出一种深挚的精神内涵。有

时，“闹沙”拗诀步罡的几个朴素动作和稚拙的造

型，也会成为理想的载体，从而构建起十分虔诚的

精神磁场，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令人内心激烈地冲

撞起来，再进而体验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升华与人文

精神力量。［１］６７比如族属的内部团结，乡民们所获得

的安慰感，对消除天灾人祸及趋利避害所树立的自

信心等等，都从精神上得到莫大的鼓舞和激动。

（二）审美的完整性

纵观跳香全过程，仿佛有一个主题贯穿全部，

这就是“气韵生动”。这里的气，指的是宇宙生命，

是一种流畅广远而包涵广远的整体性存在，不容分

割和隔断。这种气，化解着主、客体的界限，模糊了

人与自然界的鸿沟，达到了东方“天人合一”的境

界。东方美学的至高境界是人与自然的默契。人

不是对抗自然、索取自然、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虔

诚地把自然当作最高法则，令自然人情化、人

格化。［２］１３２

无论形式或内容，无论人与人或者人与自然，

都达到了高度和谐与完整。沅陵跳香在形式上，不

仅有音乐、歌舞、戏剧巫傩、宗教技艺表演艺术，更

突出众人的参与性，它不仅是一场法事表演，更是

一场盛大的节庆活动。南方各少数民族的 巫傩法

事五花八门，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一切法事都是

由“闹沙”主持，而观众只能是旁观者，看热闹而已。

而沅陵哇乡人的“跳香”则需要大家参与，越多越

好，越多越兴旺。

第四场喝香米酒、吃香豆腐、抢斋粑粑，无论路

过的、看热闹的、跳香的男女老少，只要你能吃，都

可以随意拿起竹筒舀酒，用竹签子从油锅里签出香

豆腐来下酒，尽你肚皮吃饱喝足，也不用道声谢，这

就是所谓“人神狂欢共饮”的盛世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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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演内容上，有四个阶段，八场法事，从请神

到安神，再到娱神，最后是送神，起承转合，环环相

扣，前后呼应，内容十分完整。尤其是第五场《开坛

寄口》，既寄托了人们对来年的美好愿望，更充分体

现了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闹沙”伴随着锣鼓点

子作“穿花”表演时，向四周抛撒黄灿灿的小谷，高

声唱诵经文道：“起手成诀，动足成罡，收了一村天

殃地殃，风火怪殃，人殃鬼怪，五瘟湿气，一切不正

邪神。弟子东收五里，南收五里，西收五里，北收五

里，中收五里，五五收起二十五里，一一收归万丈深

井。”然后唢呐声响起，１２位姑娘上场，一边舞蹈，
一边唱：“今冬已去，来春即到，耕田挖地，早出晚

归。蛇莫当头，虎莫坐路，出门歌声在前，回来笑声

在后。一籽落土，万籽相生，花上重花，籽上结籽。

千担在前，万担在后，五谷丰登，十全十收。”就这样

反复演唱三、四遍，激起众人合唱，击掌顿足，情趣

沛然。与其说是祈祷，不如说是人与自然的对话，

因为那是一种和谐、随顺、童稚般的追求，让人真正

感受到人与自然的浑然一体。

（三）审美的伪饰性

东方美学因淡化了摹仿功能而不再把真实与

否当作主要尺度，反而激发了美的尺度强化，客观

事物经过主观精神提炼，而达到某种抽象的愿望，

为伪饰性的构成提供了可能。［１］６９

第六场《请神下位》就是请神灵在“万把交椅”

上坐下来，享受各种供品，然后欣赏“发童子”。发

童子是“闹沙”施展的一种法术，首先要点燃一大堆

生湿的松针，使之烟雾弥漫，同时锣鼓点子激奏，疾

如雷雨，然后“闹沙”表演秘诀，画符咒。此时观众

中必须有１２岁以上尚未结婚的男女童子自动出来
狂舞，形成一种狂欢的场面，用以娱神和警示。

为什么会有人自动出来狂舞呢？传说是有神

灵附体，而这位神灵一定是请下来的，有重要事情

警示人们。譬如某神是伏魔大王（指沅陵清水坪苗

族乡莲花池向姓祖宗向宗彦）附体，他需要骑马，那

么就要用长板凳代替，一会儿慢跑，一会儿快跑，还

必须合着锣鼓点子的节奏唱苗歌，用唱苗歌的形式

指出来年的瘟……情报及其如何消解的措施。如

果是辛女大王（即傩母娘娘）附体，那必须是漂亮的

女性，并有可能同时出来三五位来进行表演，这种

表演娱乐性更强。观众还可以参与进去，拉住其中

一位姑娘的手，并与之共舞，有什么疑难都可以询

问，并得以正确指导。这种形式很有效果，颇受信

任，比方说哪家娶了媳妇两三年了，尚未生育，当婆

婆的着急了，便可以询问辛女大王是什么缘故，然

后得到神灵的指点，果真如愿以偿，令人匪夷所思。

其实这只是一种寄托，是一种隐喻、摆渡，形成

十分抽象神秘的伪饰性。而这种伪饰性又是一种

具有超逸意义的形式美，它比装神弄鬼的迷信显得

高尚，对客观事物保持距离，使之虚化泛化，形成比

较抽象的、超越逻辑的、而又可感知的表现方式。

这里包含着伪饰性审美心理的需要，因为先民们要

借助这种“似与不似之间”的变形途径，双向地满足

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１］７２

　　二　审美认知

这里所讲的审美认知，是指人们必须从文化人

类学角度对沅陵“哇乡人”的跳香活动做历史的、艺

术的审视和认知。

（一）审美的感悟性

纵观整个跳香节，其中关于《赥天大水》、《盘

瓠升天》、《花柱槌牛》、《金童玉女》等情节，无不充

满着奇异的神话色彩。一位哲人指出：“任何神话

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

把自然加以形象化。”人类从诞生的那天起，就面临

一个陌生的、与自身分离、敌对的异在世界。［１］因

此，人类的全部努力就在于如何使这个异在世界成

为属人的世界。但是人类的童年，生产力十分低

下，这种努力只能在想象和幻想中实现，于是就产

生了神话与传说。

神话是人类最初的一种形而上的追求。神话世

界是一个超验的世界。正是人类童年以其全部天真

创造的这个超验世界，对当今现代人类显示出永久

的魅力。这种魅力来自我们对神话背后超验世界的

寻觅。每寻觅一次就是一次审美认知和感悟，都能

咀嚼和发现其中所蕴藏的形而上的意味。［１］７６

如《金童玉女》这一节跳香，就表述了一个很古

老的神话故事。很久以前，大山里没有月亮，没有

星星。夜间，“哇乡人”围在湖南的火塘边，要做很

多事情，天长日久，眼睛都熬坏了。老人说，遥远的

金华山住着一位神仙叫盘瓠，他有一颗光明种子，

有了它，我们就有了光明。于是金童玉女为了找到

光明种子，告别了乡亲，爬上了金华山巅。

盘瓠大仙高擎着光明种子：“金童玉女你们听

着，谁吞下这颗光明种子，谁就会变成一棵树，每年

秋天都会结满桐油果，可以榨油点灯，哇乡人从此

就有了光明！”金童抢步向前：“玉女，你留下，把种

子带回去！”玉女拦着金童：“不，你留下，让我来

吃！”两人互不相让，争执起来。盘瓠大仙生气了：

“金童玉女，你们要快做决定，时间不等人，如果月

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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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一升上山顶，嫦娥姑娘就把光明种子取回去了。”

话音刚落，金童玉女同时奔向前，同时伸手，同时捏

紧了光明种子。哗啦一声，种子掰成了两半，两人

各拿了半颗同时吞了下去。然后，两人紧紧地拥抱

着变成了一棵高大的桐子树，结满了红灿灿的金桐

果。从此，“哇乡人”便有了桐油灯，迎来了光明。

我们细细咀嚼这些神话故事，包括《赥天大

水》、《花柱槌牛》，其意味沛然，又很难说清，但确

实又能意会得到。笔者所说的感悟性便在这里。

这种感悟和认知，不是存在于某个艺术作品中的直

接经验性东西，而是一种具有历史感的人类意识，

但又不是通常所说的政治意识、社会意识、文化意

识，它是一种比一般意识形态更恢宏、久远的观念

意识的沉淀。也就是被当今哲学家、艺术家称之为

命运感、历史感、宇宙感、虚无感、荒诞感的东西，被

称之为生命意识、忧患意识、悲剧意识的东西，［２］８９

与这个民族的生存、生命的漫长历程息息相关。这

便是审美感悟之所在。

（二）审美的原始性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有

过自己的原始阶段，但这里所说的沅陵“哇乡人”跳

香的原始性不是从时间概念而是就审美风范而言

的。法国哲学家阿尔托阐述过这样一个观点：东方

的原始形态往往超越逻辑，把人们投入到一种强烈

而神奇感受的体验之中。

跳香中的《花柱槌牛》便是这样。它在其他苗

族区域又叫“吃牯脏”，是规模较大的祭典活动，但

沅陵不同，表现方式和根源都不一样。

沅陵哇乡人所尊崇的人祖是盘瓠。传说盘瓠

是一只神犬，因立战功，天帝把公主辛女嫁给他为

妻，生有六男六女。一天，牛把“父亲是一只狗”的

秘密告诉了孩子们，他们认为父亲是一只狗，觉得

没有脸面见人，便杀死了盘瓠，并抛尸于沅水之中。

母亲得知此事后，十分伤心，把孩子们都叫到身边，

告诉他们说：“不要因为你们的父亲是一只狗而感

到羞耻，他可是一位立了战功的神犬。每到夜晚他

都会变成一位英俊的男子汉！”说完后，辛女便划着

一只独木舟顺水而下，寻找盘瓠去了，从此再也没

有回来。孩子们知道了真相后，后悔莫及，既悲痛

又气愤 ，便怪罪于牛的搬弄是非，就拿棒槌把牛活

活地打死，用以赔罪来祭祀父母。这就是《花柱槌

牛》的根源。

《花柱槌牛》的表演是在空旷的坪场上，首先在

坪场上竖立好一根花柱，高约丈许，用篾条和麻藤

扭成一个很牢实的圆圈，套在花柱上。槌牛时，再

用很粗的棕绳穿着牛鼻孔，将牛捆在能活动的蔑圆

圈上，可以让牛绕着花柱打旋旋跑动。《花柱槌牛》

一般在午时进行。“闹沙”一面吟诵祭词，一面仔细

查看牛，看捆绑是否结实，不能出半点差错，必须万

无一失。凡是表演《花柱槌牛》时，坪场上总是人山

人海，所有的锣鼓、牛角、唢呐、大号筒等乐器一齐

演奏，鞭炮、三眼铳不断震响，人声喧哗，熙熙攘攘，

热闹气氛达到极点。花柱旁边放有六根槌牛棒，都

是胳膊粗的土姜木。

“闹沙”用木棒象征性地打了第一棒之后，众人奋

勇上前拿起棒头槌牛，年轻人争先恐后，使劲槌打，有

打牛肚，有打牛脊背，有打牛脚，有打牛头的，只听见乒

乒乓乓的槌牛声，把牛打得鲜血四溅，皮开肉绽。如果

是黄牛，还听见“昂昂”的惨叫声，其状甚为惨烈，大约

要槌打一个多小时，直至牛倒在血水里死去。随后所

有围观者都可以跑到牛旁边，用刀子割一块牛肉带回

家去，直到把整头牛剐完剔尽。此时此刻，坪场上的欢

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人群欢呼雀跃。［３］

我们不知道《花柱槌牛》的演变过程，但从中可

以看出早期人类的生活痕迹有较多的留存，而没有

让代代更新的文明所淹没，表现出原始时代的多重

特征：有天真直率、不加遮盖的任性；有早期人类的

混沌与野性；有一种故意放肆发泄的钝拙感；有先

民艰难生态的苦涩、粗悍、暴残；似乎还有更多的苍

凉感、风霜感与悲苦感。更多的原始意味在《花柱

槌牛》中得到充分地展露。这就是沅陵“哇乡人”

跳香的终极目的———一种人文精神的追求。

参考文献：

［１］龚由青．傩文化的美学意义［Ｇ］．沅陵：沅陵县文化馆
内部印刷，２００６．

［２］邓福星．艺术前的艺术［Ｍ］．济南：济南文艺出版
社，１９８６．

［３］瞿湘周．古老·神秘·豪放———沅陵巫教和傩文化调
查纪实［Ｇ］．泸溪：泸溪民族教育印刷厂内部印刷，
１９９９：１２６．

责任编辑：卫　华

０６１


